
“荣格从心理学的意义说原型是人类集体无意

识的显现形式。而弗莱是从文学艺术的角度去解

说，他把原型界定为文学中典型的反复出现的意

象。”[1]在彝文经籍诗歌中，尽管地域不同、支系不

同，但大多数作品都为古老的传统所象征，这就是

彝族传统文化中约定俗成的、族群内部的接受者都

能明白所指的内涵。

一、“杉”的原型象征

首先，“杉”是神的原型象征。关于杉的起源的

说法在各地区基本大同小异。文献中对杉的起源

有这样的描述：最先发现杉树种的是几个牧羊人，

不知道是什么，将它扔在路边，却不断长出很长的

根，变成一颗危害人类的树种，因此没有人愿意栽

种。年长者说是可以吃的，姐妹们说是可以存放的

东西。为此人们争论不休，将树种拿给兹莫（土司）

看，兹莫不认识。拿给放牛的看，先种在家屋前，栽

不活，放在水里，也种不活。最后将其放在吐尔博

额山栽种，13天后，人们每隔十天就去看一次，杉树

一点点地长高，有48尺，出48颗枝桠，分出48颗树，

最上面是鹰在居住，下面是狮子在居住。后来人们

派9人去砍树，9天都砍不下来，第13天才砍下来，

做了48对餐具，48个给苏妮，48个给毕摩。从此被

砍掉后的杉树果掉下地来，变成很多的杉树。

而在彝族起源史《博葩》中又说：第一个看到树

种的是如惹古达（ꌿꌺꈬꄿ）和书惹尔达（ꎺꌺꇖꄿ）两

位大力神，是他们两位最先认识杉树种子，并将树

种播种于吐尔博额山。而这两位大力神的名字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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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意即杉树和柏树，说明这两位神就是这两种树的

精灵神。

在彝族史诗《支格阿龙》中也有对杉树的描写，

说英雄阿龙用箭为人间射去挂在天空中的六个太

阳时，选择很多植物作为他射太阳的站台。先是站

在阿吉树上射，没有成功；然后站在俄木斯额（野葡

萄）上来射，也没有动静；后来又分别站在吉四（马

桑）、索玛（山茶）、特剥（松树）几种树上射，都没有

射下多余的几个太阳，最后支格阿龙在神孔雀苏尼

乌勒惹的提醒之下，站在图尔博额山的杉树上射箭

时，终于成功地射掉多余的太阳，为人类造福。

从这些文献关于杉树起源的叙述中可知，杉树

只能生长在高海拔的地区。高寒的气候环境孕育

了杉树，赋予了它高洁的品质，使其成为一种没有

受到任何污染的、纯洁的、威武不屈的神物的象

征。而且《博葩》中说杉树生长在图尔博额山，这座

山在彝族人的观念中是人神的界线，是沟通人神的

地方，许多神灵下凡都必须经过此山（如杉神女的

母亲），杉树被选在那里栽种，使其成为离神灵最近

的植物。所以，在彝族人的观念中，看到了杉树，就

相当于来到神的居住地，杉树象征着神性。也正因

为如此，不管是插的神枝还是神座，都用到杉树。

如“送祖灵”仪式、“招兵仪式”等大型仪式就会在所

有神枝的第一排用杉树枝、桦树杈（彝语叫：“毕巴

书、华巴尔”）插“十二神枝”请神毕十二子“ꏮꀖꌺꊰ
ꑌ”，他们从天而降时暂时寄身在杉树上。凡请神退

神，主持毕摩会说：“请从杉树上来，回到杉树

上去”[2]人类起源史诗《勒俄特依》中讲到人间无血

的六类时以杉树作为长青植物的代表。招魂中需

要用杉树枝做招魂枝，丢失飘摇的灵魂会随着毕摩

的指引回到家乡，杉树成为引导彝人回家的方向

标。鬼板也是用杉树来做的，将杉树削成板状，在

上面写上驱鬼咒词，意为以正压邪。除去头上污秽

时用杉树枝，意在用纯洁植物祛除灵魂中的污秽。

因此，《杉林神女经》以杉树作为描写主题，并且以

杉树命名，并不是偶然的，因为杉树在彝族人千百

年来的思想观中有其重要的象征意义。

其次，杉树等同于“死而复生”，是繁衍生息

的原型。弗莱把核心性的原型“神”扩展构建为

春夏秋冬的生命循环为基础的原型叙述程式，蕴

含生命的运动不息，即生而死，死而复生的永恒

循环。”[3]《说文解字》也说，神从字面上从“申”，意

为繁衍。

从原型批评所倡导的视野上看，既然杉树在彝

族人观念中为神的原型象征，杉树即“神”，那么也

就象征生生不息，子孙众多，繁衍昌盛，其翠绿长

青、纯洁干净的品格也可以象征子孙繁茂。在彝族

“送祖灵”仪式中用到的象征“子孙树”的“智波”，就

是一棵杉树。在祈福后，“子孙树”会移回小儿子家

栽种，表示子孙繁茂。文献中有意识的安排将杉树

林作为女神的居住地，成为她成长之地，也源于彝

人对女性生殖繁育能力的期望。在传统彝族家庭

中，生育成为彝族妇女首要的任务，也是受到社会

舆论承认的传统标准。一位儿孙满堂的女性才是

完整、正常、让人崇敬的女人，因此，把杉神女放在

这样的生存环境中也有对杉女的崇敬之意。念诵

《杉林神女经》后受到杉神女护佑的女性将子孙昌

盛繁茂，这是对族人世代繁衍生息的美好祝愿。杉

树也始终成为彝族世代顶礼膜拜，繁衍昌盛的原型

象征。

二、鬼的原型象征

传统的毕摩经籍中，会清楚划分神界“世木玛

哈”和魔界“德布洛魔”。认为“世木玛哈”是神灵居

住的幻想世界，与天堂极乐密切联系在一起，没有

具体指向，也没有地域边界，往往被人们视为无法

企及的“九重天”。“德布洛魔”恰与神界相反，与黑

暗、地狱密切联系，被人类所彻底鄙弃，是象征痛

苦、罪恶、充满禁忌的世界。正是彝族对祖先的崇

拜和对魔怪的畏惧心理，形成了“万物有灵”的信

仰，引起人们对魔怪世界的幻想。

关于鬼的解说，《说文解字》中从字的构造上来

解释，把鬼叫做“归”，人死曰“归”，所以鬼就是归

人、死人。而“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异族丑人

说”。则把异族人视为丑陋的劣等人，用一些侮辱

性的称呼加在异族人身上，将其视为鬼。所以鬼的

原型不是死人，而是活着的异族人。另外还有动物

说、骷髅说、鬿头神像说等等。

既然鬼是现实中莫须有的东西，对它外在特征

的把握就会有困难。而在特定的共同体中，因为想

象的发生有一定的范式，所以对鬼的描述是有些共

同特征的，《杉女神女经》中对鬼的形象是这样描写

的：“ꑮꌋꇇꌋꐎꊭꀕ,/ꈁꀸꇤꉢꏂꐥꀕ,/ꃴꐚꏂꇰꀕ,/ꀍꇴꁧꑳꐚ,

/ꀊꑐꇉꅇꐚ,/ꉗꇖꏂꐎꐚ,/”（译：手指脚趾白茫茫，舌头喉

咙黄登登，体型宽七尺，头颅似山谷，）

通常来讲，在毕摩经文中不同的鬼形象各异，

本文中的“果魄瑟”鬼“手指脚趾白，舌头喉咙黄”，

像“独角白猫”“ 嗜食万物”，被“果魄色”纠缠的动植

物或人都会长期患病而死，因此要祈求杉神女将它

驱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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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ꑕꋌꐆꇁꐆꇁꃅ,/ꒉꀏꉛꏂꆏꋠꇰ,/ꌦꀏꁮꍝꆏꋠꇰ,/ꃪꃴ
ꐚꑿꆏꋠꇰ,/ꌿꃶꐔꇌꆏꋠꇰ,/ꅔꐎꑌꑿꆏꋠꇰ,/ꂷꋦꉐꀮꆏꋠꇰ,/

ꃅꃴꏬꆈꆏꋠꇰ,/ꈨꑭꈨꌺꆏꋠꇰ,/ꆧꋦꆧꌺꆏꋠꇰ./ꐩꋦꃰꊿꆏꋠ
ꇰ./”（译：变幻莫测的鬼哟，藏于深海里，水中鱼儿被

吃光；躲于树洞中，蟾蜍被吃光；藏于山崖间，蜜蜂

被吃光；藏于杉林里，杉林野兽被吃光；原野云雀被

吃光；天空老鹰被吃光；太阳被吞噬，月亮被覆盖；

来到人间，祸害人。）

这是文中对“果魄瑟”鬼的描述，“果魄瑟”不单

是一个鬼的名字，而是一个集合名词，即代表文中

所有的鬼。从外形上看它们长着白色的手指脚趾，

张开血盆大口，有很长的舌头，嗜食万物生灵，吃尽

太阳月亮，就像希腊神话中吃人肉的穴居巨人。

在彝族人看来，似乎任何东西都能变成鬼。文

献第九段描述了鬼的类别，在招兵仪式中，共罗列

出二十多种鬼的名称，有山林鬼、溺水鬼，有地下土

狗，有绝嗣鬼，有长鼻尖嘴鬼等。不同鬼的形象、性

格也是各异。“土沙”鬼长着尖嘴，头上挂着菜板，穿

着羊皮褂，手拿小斧子，身背旧竹筐，被“土沙”鬼纠

缠的牲畜会干瘦而死。“尼日”鬼喜爱衣服首饰，好

打扮，她会纠缠一些未成年女子致使生病。人们在

驱鬼时，会按照它们的个性特点，先是诓哄、诱骗其

离开，然后再诅咒、怒骂将其驱逐。如在送“尼日

鬼”咒仪中，要让尼日草偶穿上艳丽衣裙，带上漂亮

的三角荷包，挂上梳子送给它，病鬼才会心满意足

的离去。

弗莱认为，这种魔怪形象的出现是因为人们对

某种神秘事件无法解释时的畏惧。他们不认识、不

了解，甚至没有人见过，这些都属于现实中莫须有

的。鬼的原型便是对这种完全和现实不同领域的

东西的敬畏，是对现实生活的强烈模仿，是对自然

界巨大、愚顽并威胁人类的力量进行的拟人化。

鬼也象征一种对触犯民俗禁忌时的惩罚。文

献中讲述鬼起源时就谈到各种禁忌，鬼始祖孜孜宜

扎之所以变成鬼，就是其丈夫在家请了九十九个毕

摩咒鬼，她刚离开家就扫地、灭掉火塘的火等，都触

犯了民俗禁忌。所以，彝族认为，触犯禁忌是不详

的，会引起灾难、疾病。对于各种禁忌，他们既崇拜

又畏惧，正如弗洛伊德所说，禁忌一方面被看作神

圣的，不可侵犯的，一方面被看作是不洁的、危险

的。所以，当族人触犯某种禁忌时会有一些不祥征

兆出现，如，蛇进家屋、半夜猫头鹰叫、鸟粪掉在头

上等，都是因各种鬼怪作祟带来的。因此，他们就

幻想出鬼这样一种魔怪的形象，以示对那些触犯民

俗禁忌的人的一种惩罚。

另外，举行声势浩大的招兵仪式来抓鬼，其原

型是对彝族战争场面的再现，是以鬼来喻指敌人。

三、太阳的原型象征

“英雄与太阳”的主题，在世界各族神话中总有

乐此不疲的叙述。太阳，在该文献中也是一个反复

出现的意象。杉林神女为消除人们的疾苦，在文献

中艰辛寻找太阳，彝族神话史诗对射日神话的描

写，台湾泰雅族的六人射日神话，鲁凯族夫妻征伐

太阳，云南彝族神话三女找太阳，这些都赋予了英

雄寻找光明获得温暖的使命。在日常生活中，当有

悲哀的事发生，彝族人会不自觉地呼喊太阳，当自

然收成差的时候也会行祭太阳仪式，太阳与光明和

公正联系在一起。在《杉林神女》中，杉神女是一位

人神的媒介，她为人们寻找能拯救人们于水火的太

阳神，后来得到太阳神的指引成功聚集起各路神

灵。这表明彝族人对太阳神的崇拜，更体现出太阳

在文化语境中的象征意义，下面将从两点对太阳原

型意象进行分析。

首先，太阳象征永恒的生命。太阳从东升起西

边落下，其周期性的永不休止的升沉起落规律在彝

族人的世界观中是有生命的，是生命、死亡与再生

的永续，是永恒与死而复生之神的象征。它能发光

传热，给疾苦中的人们带去温暖。因此原文叙述杉

神女辛苦寻找太阳，是为了能得到太阳的光与暖。

人们也在疾苦中向太阳倾诉，幻想太阳能够听见呼

唤，来主持公道，赐予人们以永恒的生命力。由此，

太阳的原型象征意义深化为生命的延续与永恒。

其次，太阳成为人们生存的生命之源。彝族长

久以来是依靠自然气候生活的农耕民族，而太阳在

以农耕文化为主的民族中往往被神化、被许多作品

拟人化，成为四时的赐予者，因此每逢天灾或收成

不好的时候，人们就会向太阳祈求来年的五谷丰

登，家畜兴旺，久而久之太阳不仅是四时节气的赐

予者，也成为关系族群生存的神圣力量。

四、白角神鹿的原型象征

《杉林神女经》专门用一章引用《神鹿经》，讲述

杉神女的坐骑白角神鹿，文中这样描述白角神鹿:

“ꃀꀮꈁꋠꆹ,/ꏜꉘꊰꀕꁧ./ꁐꎼꈁꌸꅉ,/ꑿꃅꆿꃀꄧꀕꊰ./ꐧ
ꀠꐧꑴꀕ,/ꑭꀑꈨꄉꀕ,/ꑘꂷꁮꇴꆧꇴꅑꇁꀑ,/ꏜꆹꁧꇁꇉꄩꋠ./ꒉ
ꆹꎼꇁꎼꒉꅝ./”（译：嘴巴所触地，百草齐斩断，尾巴所

触处，千兽齐刮倒，腰身长又直，头部宽又壮，眼大

如星辰，闪耀亮无边，只吃山顶草，只饮海里水。）

首先，对于彝族来讲，鹿是一种谦逊善良的动

韩 凌：凉山彝族毕摩文献《杉林神女经》叙事中的原型解读 ··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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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并且有灵性，在彝族的神话故事中不乏对鹿的

讲述，《勒俄特依》中说当万物都被太阳晒死时只剩

下一只灰鹿；当支格阿龙的母亲因受到鹰的三滴血

而怀孕时，寻找毕摩为其占卜，发现毕摩坐在一张

鹿皮上，毕摩告诉她即将生下一个不寻常的小孩；

《尼茨博葩》中说女妖化为一只梅花鹿被猎人追捕，

继而邂逅自己的丈夫。在彝区还有“禁杀瘦熊，禁

杀肥鹿”的生态观。创世神话说明，鹿也是彝族人

崇拜的图腾原型。“它的牙齿能辟邪，也是对付恶魔

和其他超自然邪恶的武器”[4]。因此，文献中将这样

一种灵兽作为神女的坐骑。

其次，从某种意义上看，可以把坐骑与主人公

看作是相互依存的关系，坐骑更是英雄兴衰祸福的

决定者、守护者。无论是台湾泰雅族英雄的神牛、

鲁凯族英雄骑的巨蟒，还是彝族支格阿龙的飞马，

石头神女的神羚羊，都是英雄主人公战无不胜不可

或缺的条件。所以，对坐骑的神化夸张描写更能够

烘托出神武英勇的品格。

第三，文中的第十六段，刻画了杉神女坐骑神

鹿的神勇形象，另外在整部文献中也用插入的方法

在不同的段落用拟人的手法提及居住在不同地方

的神禽，杉神女每到一个地方就会和这些神禽建立

深厚感情，表达她与动物的良好关系。

如文中：“ꃪꅪꈯꑐꈴ,ꃪꅪꐚꑿꑴꐊꄓ,/ꅔꐎꈯꑐꈴ,/ ꅔꐎ
ꏬꍸꑴꐊꄓ,/ꅗꋦꈯꑐꈴ,/ꅙꑭꎼꀮꑴꐊꄓ,/ꂷꋦꈯꑐꈴ,/ꂷꑭꉐꀮ
ꑴꐊꄓ ,/ꆂꒉꈯꑐꈴ,/ꒉꀏꉛꏂꑴꐊꄓ,/”（译：我从山崖过，

山崖蜜蜂来跟随，我从草原过，草原云雀来跟随，我

从森林过，森林山鸡来跟随，我从竹林过，竹林雉鸟

来跟随，我从海里过，海中鱼儿来跟随。）

同时，巨蟒，野牛、野猪，豺狼、虎豹等无比凶悍

的神兽，也与杉神女共同生长在杉林中，杉神女很

小的时候就把它们当家畜豢养，并且将它们驯服，

让它们跟随自己，共同抵御魔怪的侵扰，为人类惩

奸除恶。这是神话中神人的置换表现，从中也可以

窥知彝族的原始图腾崇拜，也点明彝人是一个山地

民族，自然的山水与动物是他们的伴侣这样的文化

生态内涵。

五、白色的原型象征

颜色，通常作为一种象征，表达不同族群间的

认同。在彝族人的世界观中，与黑对应时就要强调

白。颜色的变化，也是整部文献所叙述的内容之

一。在仪式所含的一系列空间操作中，事物颜色逐

渐转变的过程，就是一段事态向好的阶段转变的过

程，这在包括招兵仪式以及对应文献中“搭建房屋”

“寻找太阳”“指路”“玛笃”等不同阶段对颜色变化

的描述中可以表现出来。

文献中为亡灵指路时这样叙说：“今日你故去，

黄牛做牺牲，黑猪供给你，要去“俄木普古”地，左边

有黄路，黄路不能走，黄路病魔路。右边有黑路，黑

路不能走，黑路妖怪路。中间是白路，白路可以走，

白路祖迹路，你沿白路走，回到祖先处。”

在去祈求太阳之前，杉神女分别穿了黑花白三

种颜色的衣服，当杉神女穿黑衣寻找时，太阳在南

边，没有找到太阳。当杉女穿花色衣服寻找时，太

阳在西边，没有找到太阳；后来穿上白色的上衣，白

色的裙子去找太阳时候，来到东边，找到了太阳。

文献中说：“ꑘꇖꃢꐎꈚ,/ꄲꇓꁧꀑꉆ,/ꌕꑌꁮꅍꆫ,/ꌕꑌ
ꁮꐚꆫ,/ꌕꑌꒉꀑꆫ,/ꌕꑌꒉꂪꆫ。”（译：寻找白衣穿，站在

图尔博额山，三日朝东寻，三日朝西寻，三日朝南

寻，三日朝北寻。）

说明在彝族的信仰中也是非常注重衣服的颜

色。一般认为白色是通往神界的服饰，只有神灵穿

着白装，平常只有当人去世时才能穿白装意为去见

神灵。在毕摩文献的讲述中，黑为污秽的颜色，花

色稍微好一些，白色是纯洁无污的象征。仪式中对

祖先灵位的洗净也是用这几个阶段表示，在彝族民

间调解纠纷时案情的严重程度也是用黑、花、白三

色来形容，白属于较轻的案件。

经统计，整部文献描述了九个房屋的名字，配

合仪式也需要在实际场地中搭建九个房屋，并且每

个房子都有专属的名字。

如，第一组：“ꈔꑳꆈ”“ꈔꑳꋓ”“ꈔꑳꐎ”

第二组：“ꃼꀊꄓꈌꆈ”“ꃼꀊꄓꈌꋓ”“ ꃼꀊꄓꈌꐎ”

第三组：“ꑴꀊꀜꀑꆈ”“ ꃼꀊꊤꀑꋓ”“ꃼꀊꊤꀑꐎ”

这些房子是毕摩按照经文中的指导搭建的，且

仪式上毕摩会从上中下的顺序，边念诵经文，边走

下来，每走过一个房子就要念诵一段经文。到每一

组的时候是从左到右，走完第一排再接下来走第二

排，第三排也是按照这样从上到下，从左到右的顺

序进行，三组房屋有相同的三个字，“ꆈ”“ꋓ”“ꐎ”代

表了“黑”“花”“白”三种颜色，到仪式完结时，刚好走

到代表白色的房子里，表示仪式的圆满结束，坏的、黑

色的、污秽的事物已经祛除，最后来到纯净的房子中，

这是对渴望美好事物的心理的安慰。这些繁琐的仪

式程序体现了从巫术模仿而产生的文献叙述灵感，

以各种颜色变换的过程来表示仪式的阶段，其蕴含

着极丰富的象征隐喻。

（下转第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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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多渠道的招聘模式，借助信息技术手段，在网络

上发布相关信息，比如微信公众号，网站等等。对

于社区治理的专业人才，可以采取精神激励和物质

激励双重结合的奖励原则，为了社区治理专业人才

能够更好地适应小岗村社区的工作，可以对他们进

行一定时间的培训以及提高他们的工作能力。

注释:

① 根据2017年5月12日上午我们在小岗村党员活动室参加的社区协商情况座谈会记录整理而成。

② 根据2017年5月12日下午我们在小岗村入户调研时的访谈记录整理而成。

③ 参见《构建小岗村“三社融合”社区治理新模式的操作方案》，在安徽财经大学安徽省社区治理研究院赵守飞老师带领的专

家团队的指导下，小岗村在2018年4月编撰。

④ 参见中共中央办公厅2018年10月9日印发的《关于统筹规范督查检查考核工作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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